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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莲

那天晚上，看到倪萍主持的《今生缘，
等着我》这档节目，一个女子寻找她离别35
年的老师。上高中时她脚上流血溃脓，治疗
了大半年却不见好转，学习成绩逐渐下滑。
就在她几乎失去信心时，这位老师给了她三
服药，治好了她的脚病，并鼓励、引导她选
择好今后的人生路。现在这位女子事业有
成，一直无法忘记当年的三服药和她在老师
家吃过的葱花油卷。当寻亲大门缓缓打开，
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在主持人的陪同下走出
来，主持人手里还提着一小篮子，篮子里
是这位老师亲手做的葱花油卷。这位女子
跑上去抱着她的老师失声痛哭……看到这
里，我也被这真挚的师生情触动，想起了我
的老师——那留存在记忆里无法忘记的人。

我在本村小学读四年级时，教我语文的
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老师，她齐耳短发，
经常穿一件土灰色褂子。她丈夫是军人，常
年不在家。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患了一种
奇怪的病。她把小女儿托付给母亲照料，自
己带着三四岁的大女儿来给我们上课。我是
语文课代表，出入办公室经常看见她的大女
儿，她的脸一边大一边小，很不对称，我每
次看到她，心里都沉沉的。但老师从来没流
露出难过悲伤的情绪，教课很认真。记得一
次看图写作文《猫头鹰捉田鼠》，我为了生
动，写猫头鹰三次前去侦查在偷吃粮食的田
鼠。写完我交给她，内心颇为得意。她读完
对我说：“你善于动脑筋，想象力很丰富，
这很好。不过，猫头鹰捉田鼠，抓住时机就
会冲下去，不会来回好几遍吧。”我的得意
顿时消失了。她让我老早就明白，作文固然
要生动，然而真实更重要。

她脾气很好。田野里油菜花、苹果花开
放了，她就带我们春游去；河堤上树叶黄
了，河水清澈见底，她又带我们去秋游。一
天放学后，我跟着她去她家拿东西。她家就
在学校后边不远，两间破草房，没有窗户，
屋子里很暗，唯一点亮她家院子的是房前一
簇生机蓬勃的美人蕉，鹅黄的、娇嫩的花
瓣，如古代仕女身上披的柔纱，娴静优雅的
美一下子击中我幼小的心灵，我长久立于花
前，几乎不敢呼吸。老师是最懂孩子心的
人，她说：“这些花你移回去种吧，我没有
时间照顾它们了。”我惊喜异常，并没有多
想老师后边的话。她把花连根挖起，放进一
个袋子里，我高兴地带回家去了。美人蕉的
生命力非常强，整个暑假开得蓬蓬勃勃。暑
假过后再到学校去，老师却走了，据别的老

师说，她带着两个女儿去找她丈夫，再也不
回来了。那时 12 岁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离
别，只觉得校园里见不到她，心里怅怅然。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没有听到她的消
息，唯有她送我的美人蕉在我家院子里年年
繁衍滋生，花开不断，半边院墙都给它们遮
住了。一别 34 年，她的名字一直在我心
里，不需要提醒，也不会忘记——郭妮老
师，您在哪里？您还好吗？

还有一位恩师。上大学时，我有一阵子
一直生病，体内热烘烘的，吃不下，睡不
好，头痛难熬。不停吃药打针，脸开始浮肿
起来。我身心俱疲，不知该如何是好。那天
上午我去请假，是刘华明老师的课，他那时
是副教授，我们系的副主任，教我们中国近
现代史。当时的情景我现在依然记得清清楚
楚，他站在楼栏杆前，看看我，说：“把你
的手伸出来。”我把手放在栏杆上，他给我
号脉。完毕，说：“你过来，我给你开个中
药方子，你照这方子拿药，只需要三副，就
好。”我将信将疑，他笑笑说：“我在当老师
前，当了多年的赤脚医生，还专门进修过，
你放心好了。”他还问我有没有地方熬药，
我说有，他点点头。他的药方是写在一张讲
稿纸上的，他说：“这个药方你收着，一到
换季，这病容易复发，以后你就照这个方子
拿药。”果如他言，三服草药吃完，我症状
大减，浑身轻松。毕业前夕，大家都请老师
留言。刘老师给我写的是：学富五车，处事
不惊。那应该是他的写照，也是对我的告诫
与勉励。那个药方我收藏了几年，但后来还
是丢了。大学毕业 20 年同学聚会，我回了
母校，昔日的班主任、辅导员都成了学院领
导，但没有见刘老师。有同学说他大概退休
后回老家了，我好遗憾！我好想再见到他，
感谢他当年对我的救治。一个师者，他本来
准我的假就可以了，但他却主动伸出了医者
之手，解除了我的病痛。刘老师，你从老师
的角色退出来，又去乡村做您的赤脚医生了
吗？何时能再见到您！

生命的长河缓缓流淌，总会滤去很多浮
物，也总会有一些真纯的东西沉淀下来。老
师，您当年不刻意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
足，如惊鸿掠过，但却在湖心留下了美丽的
影子。如今，我已经做了 21 年的教师，面
对我的学生，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唯有将这
份爱传承下去，才能对得起你们。

老师，好想再见您一面

□唐 冰

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不是成绩拔尖的学
生，严重的偏科让我永远也体验不到得奖状的
荣誉感，也永远得不到老师们特别的疼爱，又
加上懦弱内向，在拥挤而漫长的求学道路上，
我充其量算是一个听话老实的“差等生”，就
连座位也永远是在教室的边角上。

老师们各有各的得意门生，极少去关注像
我这样默默无闻的“闷葫芦”。甚至在一次春
游的时候，我随手扔了一团废纸，被我们班的
领队老师喝道：“你是哪个班的？这么不讲文
明！”我看她身边还有几个别的老师，差点说
出：“老师，我是您班里的。”又怕这话出口会
伤及老师的面子，只好红着脸掩面逃跑。

老师们无视我的存在，我也对他们并无多
么深刻的印象。我整日浑浑噩噩，上课睡觉，
下课抄作业，考试自然是准备满身的小抄。这
样平淡无聊的日子年复一年，好像永无边际。
但这“安逸”在我初二那年被打破了，在一个
热心亲戚的安排下，我转到另一所中学就读。

身材矮小的我，本以为又会被安排在教室
的角落里，却没想到，一个班长模样的男孩指
着紧靠讲台的课桌说：那是你的位置，坐那儿
吧！我忐忑不安地把书包塞进课桌，第一次发
现原来黑板上的粉笔字竟如此清晰。

从此，那个改变我一生学习态度的老师就
每日站在我的身边。

李老师已经上了些年纪，但文雅的谈吐和
端庄得体的着装，让她非常有风度。由于坐在
老师们的“眼皮子”底下，我不得不收起往日
的习性，捧着脑袋认真盯着黑板，但我心里明
白，盯黑板也是徒劳，我的基础从小学开始就
没扎牢固，但碍于李老师“抬爱”，我必须做
个认真学习的姿态出来！

中原地区的三月总是顶着春天的帽子唱冬
天的戏。我坐在讲台旁边，被门口吹进来的寒
风冻得瑟瑟发抖，不由得把双手插进袖管，趴
在桌子上，把头脸缩进宽大的围巾里。温暖很
快滋养出困意，就在我准备睡一觉的时候，李
老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唐冰，你跟我出

来一下！”我登时吓得睡意全无，一个激灵站
了起来。李老师站在走廊里，面带微笑。当我
像个蔫茄子一样站在她面前时，她伸手摸了摸
我的额头，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忙后退
一步，羞愧地说：“没、没有！”李老师看我扭
捏的样子，心中仿佛有了答案，拉着我的手
说：“我看你的脸色这几天都有些苍白，是不
是来例假了？我办公室里有些红糖，你跟我去
拿吧。”我一刹那仿佛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欺
骗了老师的善良，又为老师感到不值：我只是
个装模作样的“差生”，您何必在我身上花心
思？要知道我带给您的只有拖后腿的成绩！

李老师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她拉着我的
手到办公室，除了一包红糖，还塞给我一个暖
水袋，临别叮嘱我：“听课时抱着它就不会分
神了！”我带着极不自然的笑容，飞快跑进教
室，第一次认认真真听了半天课！第一次发
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痛苦！几天后模拟考
试的成绩发下来，我拿着39分的卷子，自言自
语地说：“我要把这个数字颠倒过来！”李老师
突然大声说：“好，我听到了！”我抬头，看她
正站在我的身边，面带微笑，眼睛亮晶晶的，
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登时涨红了脸。李老师
悄悄伸出一个小拇指，对我做了一个拉钩的动
作，我只觉得鼻子一酸，居然有想流泪的感
觉，说不出是感动还是害羞，不敢再抬头！

第二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很快就公布了，我
拼尽全力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只考了 63
分。气氛欢快的班会上，我灰心丧气地趴在桌
子上，用钢笔在本子上一遍一遍地画圈圈，乱
糟糟的线团仿佛在大声诉说我的心情。

李老师敲了敲桌子，全班安静下来。她的
声音已经有些哽咽，“我从教30年，从未见过
一个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步这么快、进
步这么大！”全班同学齐齐望向我，李老师依
然微笑着向我伸出那个小拇指，我像是突然有
了勇气，走上前去伸出了自己的手指……

正是这个轻轻地拉钩，让我在后来很多年
里考出无数个93分；正是这样一位老师，在我
人生最重要的路口给予了我正确的方向。感谢
您，我最亲爱的李老师！

和老师拉钩，做最好的自己

□李 铃

人的思维真的很奇怪：有时候一句话便会豁
然开朗，有时候无论如何就是转不过弯来。

我上初三的时候，学习了化学方程式中的配
平问题。我无论如何就是不会配平，当时的化学
老师是我们的校长杨老师，他给我讲啊讲啊，我
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当时他给我打了好多比喻，
可惜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心里着急得要命，因
为每天的作业都有化学方程式，而中招考试已经
迫在眉睫。

因为杨老师已经专门给我辅导、讲解了多
次，我还是不开窍，自己都想放弃了，心里想着
自己就是笨吧己就是笨吧！！考高中没有什么希望了考高中没有什么希望了，，听天由听天由

命吧！老师已经对我帮助得仁至义尽了，就这样
破罐子破摔吧！

最后杨老师实在是没啥招了，有一次他问
我：“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当时我连想都
没有想，直接回答：“一斤铁重。”杨老师彻底无
语了，就告诉我让我再想想。

谁知过了一天，杨老师再问我，我还是用同
样经典的回答回答了他！今天想起来咋觉得那么
好笑！杨老师问我认得秤吗？我点点头，他告诉
我回家拿一杆秤到学校。我真的回家拿了一杆
秤秤，，杨老师亲自拿了棉花杨老师亲自拿了棉花、、铁操作了一遍铁操作了一遍，，是一是一
样重的啊样重的啊！！又手把手地教我动手又手把手地教我动手
称了一遍称了一遍。。从此我对这个问题便从此我对这个问题便

恍然大悟。原来我想的是同等体积下的物体谁轻
谁重，当然是同等体积下铁要比棉花重得多了。

也许从那以后我真的开窍了，化学成绩也迅
速提高。那年中招考试化学我考了满分。接到高
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笑了，而杨老师眼里分
明有明亮的泪花…

如今我已为人师二十余载，其中的辛酸苦辣
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不过那道化学方程配平问题
今生我是不会忘记了！还有我执着的杨老师，那
教学的韧劲，我终生难忘！

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

在漫长岁月里，我们会与许多
人擦肩而过，有些人像流星一样从记
忆中消失，有些人却在生命中留下不可
磨灭的痕迹。那留存在记忆里无法忘记的
人，是不是会有一个或几个是你的老师？他
们温暖的言行、高尚的人格，他们举手投足
间散发的魅力，甚至只是一句话、一个眼
神，就影响甚至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教师
节将至，让我们跟随本期副刊几位作者的记
忆，重温这些留在时光深处的感人故事，
并以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生命中所有老
师的教诲，祝福老师们节日愉快、桃
李芬芳、硕果飘香！


